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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琦瑶-城市的代言人 

作者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杜沁   

 

 

  [摘要]《长恨歌》通过描绘上海女性王琦瑶的一生，展现了上海这座城市独

特的都市景观和时代变迁中的精神内涵，见证了上海的悲欢与成长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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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小说《长恨歌》描写了上海弄堂的女儿王琦瑶漂泊而哀婉的一生，这个风华

绝代又满怀沧桑的角色“不是一个人，而是化开来，弥漫和洋溢在空气中的一个

灵样的东西”。王安忆通过这个灵样的东西，道出了一个城市的故事：“城市的

街道，城市的气氛，城市的思想和精神”。在王琦瑶身上，我们能看到上海女人

恬淡的风情，精打细算的实在，乱中求稳的坚韧，在这些女性特质的背后，我们

触摸到的是上海这座城市的在半封建半殖民主义化、社会主义化、全球化种种进

程中的时尚、精致和坚韧不屈。  

  一、女人、城市  

  关于《长恨歌》的写作目的，王安忆表示这部小说“是一部非常非常写实的

东西，在那里面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，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这个城市的

代言人，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。” [1]那么，为什么作者选中王琦瑶

这个既平凡又特别的女人来刻画城市呢？  

  在王安忆看来，城市对于女人是有着特殊意义的。“自然给女人的太薄，她

只有到了再造的自然里，才能施展”[2]于是，离开土地，走进更加富有生存源

泉的世界，农业社会对女人体魄的苛刻要求被卸下了，女人的才华和能力得到了

认可和发挥。城市物质文明的发展唤醒了沉睡的女性意识，女人们开始思考自己

的生存价值，开始正视自我的内心需求，开始试着去改变自身的依附地位，掌握

自己的命运。同时，在城市生活中，女人的灵巧与温柔化解了变幻莫测的政治风

云，使一切的政治都溶解在柴米油盐中。女人赋予城市平淡过日子的格调，城市

给予女人更大的生存发展空间，两者水乳交融，互相增添了新的含义与诠释。  

  小说分三个部分讲述了王琦瑶的一生，第一部分是 1949 年以前的旧上海场

景；第二部分是新中国的“十七年”时期；第三部分是文革结束到九十年代。贯

穿整个故事的是这个女人和这座城市的意象的相互牵连，风云巨变的社会背景退

居幕后，个人的哀乐得失在绵长的岁月中趋于平淡，上海的城市内心则随着时代

的变迁徐徐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。  

  “上海的弄堂里，每个门洞里，都有王琦瑶在读书，在绣花，在同小姊妹窃

窃私语，在和父母怄气掉泪。上海的弄堂总有着一股小女儿情态，这情态的名字

就叫王琦瑶。”[3]王琦瑶从弄堂里走出，是城市中最普通、最具代表性的市民

阶层的一员，她被上海所塑造，成为代表这风流城市艳情的最基本元素的上海小

姐，走上了上海女性走过或期待走的路。在这漫漫长路上，她体会着这城市变化

的疼痛，保存着这城市的精义，追思着这城市的往昔……她的感受就是城市的感

受，她与城市交织着，见证了城市的悲欢与成长。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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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女性视野中的城市特质  
  1、上海，时尚之都  
  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，上海就成为了号称“东方巴黎”的国际大都会，是一个与传统中

国其他区域截然不同的充满魅力的世界。摩天大楼的线条和装饰艺术风格暗示着金钱与财

富，散发出时代精神；兼有消费和娱乐功能的百货大楼具有狂欢和时尚的气息；咖啡馆里昏

暗的灯光流连着小资的情调；舞厅则洋溢着灯红酒绿的世俗……汽车、洋房、无线电收音机、

雪茄、香水、高跟鞋、瑞士表、法兰绒套装，有着“十里洋场”的上海，是不折不扣的时尚之

都。  
  上海的时尚是中西合璧的时尚。比如弄堂里的闺阁，是变了种的、杂糅的闺阁，“贞女

传和好莱坞情话并存，阴丹士林蓝旗袍下是高跟鞋，又古又摩登……它也将男女大防，也将

女性解放。出走的娜拉是她们的精神领袖，心里要的却是《西厢记》里的莺莺……姆妈要她

们嫁好人家，男先生策反她们闹独立，洋牧师煽动他们皈依主。橱窗里的好衣服在向她们招

手，银幕上的明星在向她们招手，连载小说里的女主角在向她们招手。”[4]  
  上海的时尚也是人心的时尚。这个城市的女性是颇有些不服输的志气和追逐时尚的韧性

的，“她们目睹这城市的最豪华，却身居中流人家，自然是有些不服，无疑要做争取的”。[5]
身居小康人家的女孩子们是向往着高级公寓和花园洋房的，因为那里是时尚的主流，是风花

雪月的精华，是她们的梦想，她们的野心。于是，她们追随潮流，是成群结队的摩登，“上
海的时装潮，是靠了她们才得以实现的”，“她们无怨无艾的把时代精神披挂在身上，可说是

这城市的宣言一样”。  
  上海的时尚还是宽容的时尚。虽然弥漫着混淆视听、暧昧阴沉的流言，这座国际化的大

都市还是多了几分包容。对于王琦瑶这样一个沉浸于怀旧，不肯与时俱进的人，城市并没有

迫使她在时局的动荡中死于非命，而是留了一条狭小的空隙让她退隐于世，在时代的边缘平

静度日。她是有着不光彩过去的上海小姐，她是背负着未婚生子屈辱的单亲妈妈，但是“倘
要以为这个没有父亲的家庭会受到种种压力，那也大错特错了。人们虽然会对他们嚼些舌头，

可却从来没有麻烦过她们什么，甚至还有些怜惜和照顾”[6]。王琦瑶在这城市时尚的眷顾下，

依然可以平淡而不失乐趣的生活，甚至成为年轻一代沙龙的主角。  
  王琦瑶时代的上海，是摇曳着风花雪月的，它时尚的巅峰便是上海小姐的选举。“最漂

亮的时装穿在她们身上，最高超的化妆术体现在她们脸上，还有最摩登的发型，做在她们头

上。这就像是一次女性服饰大博览……她们是这城市的精髓，灵魂一样的。平常的日子里，

她们的美洇染在空气里，平均分布的，而今天是特别的日子，她们集起精华，钟灵毓秀，画

下这城市最美的图画。”[7] 这样的时尚美轮美奂，含意颇丰，难怪令人心驰神往，念念不忘。  
  2、生活在实处  
  王安忆说沪剧“一句一句像说话一样,诉着悲苦。这悲苦是没米没盐的苦处,不像越剧是旷

男怨女的苦处,也不像京剧的无限江山的悲凉。”这是一句精当的比较，上海就是要把什么都

往小里做，一心一意要踏踏实实过好日子的。上海的市民，对于政治就都成了边缘人，比如

王琦瑶，“不免有些前朝遗民的心情，自认是落后时代的人，他们又都是生活在社会芯子里

的人，埋头于各自的柴米生计，对自己都谈不上什么看法，何况对国家和政权。”[8]在时代

面前，她是隐忍退让的，没有叛逆，没有个性的追求，更没有在革命中解放自我的勇气，而

是躲在城市的一角，营造出自己与世无争的小天地，聊聊闲话，打打麻将。王琦瑶固然是做

不了英雄的，但是“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,历史是日复一日、点点滴滴的生

活的演变”[9]，因此，王琦瑶们的务实才是托起这座城市的根基。  
  王琦瑶的生活处处体现着上海人的精细与务实。与朋友们围炉夜话时，要在这炉子上做

出许多文章，烤朝鲜鱼干，烤年糕片，有时还坐一个开水锅涮羊肉、下面条。如果在炉子上

做蛋饺，则是要把蛋饺一圈圈排在盆里，排出花朵和宝塔的样子。糖年糕、炸春卷、核桃仁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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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橘饼、桂花赤豆粥都是过日子的调味品，盐水虾、白斩鸡、葱烤鲫鱼、芹菜豆腐干、蛏子

炒蛋则是老实本分又清爽可口的家常美味。再说到服饰，更是做人的兴趣和精神，那是丝丝

缕缕、霓裳羽衣的世界，对衣服的缝制可是一个针脚也不许错，对色泽的要求也是不可差半

分毫厘，这种鸡蛋里挑骨头的认真，让人体会到一种精雕细作的人生快乐，散发着浓郁的生

活气息。 
王琦瑶在为人处事上是极精明的，少女时代就很懂得人情世故了。她天生有几分清醒，便学

会了含蓄和沉着，她做人的方式就是越有吸引力的事就越要保持矜持。当她的照片刊登在《上

海生活》上，成为女校人尽皆知的名人时，她仍然一如常态，不骄不躁的忽略流言。在上海

小姐初选时，王琦瑶是漫不经心的，她的不认真是用来保护自尊心的，只有将这不认真做到

底才能保住自己不受伤。后来在与严师母等人的交往中，王琦瑶也是处处小心，步步为营，

请客时做的菜既能不掉自己的面子，也是没有一点要盖过严师母的意思；出游时的打扮则是

选择收敛的花色，浅灰的颜色，以免过于隆重，好像要和严师母比较似的。此外，王琦瑶对

任何人都有所保留，即使女儿也不例外。金条的存在，她始终未向女儿提半个字，因为女儿

花钱没有节制，更因为那是自己后半生的物质保障。王琦瑶就是这样精打细算，从容不迫，

又不卑不亢，她的精明其实代表着上海人的一种生存能力，总能善待自己也体贴别人，是为

人处事中合情合理的一种小智慧。  
  3、城市的精神  
  王安忆擅长描写女性，尤其擅长描写为生存而努力的平凡女性。她认为，“要写上海，

最好的代表是女性，不管有多么大的委屈，上海也给了她们好舞台，让她们伸展身手……谁

都不如她们鲜活有力、生气勃勃。要说上海的故事也有英雄，她们才是。”[10]  
  在传统文化中，男性通常是正直无私、智勇双全的救世主与保护神的形象，而女性则是

柔弱可怜、温柔多情的需要男子汉保护的弱者形象。可是王安忆在小说中却常常颠覆这种传

统的“男强女弱”的界定，使女性成为了能够从容应对生活的强者。  
  “上海的女性心理都是有股子硬劲的，否则你就对付不了这城市的人和事。”[11]王琦瑶

正是有这股子硬劲的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。从小衣食无忧，十几岁便一举成名当选上海小

姐，是何等的荣耀！其后入住金银堆砌而成的爱丽丝公寓，又是何等的风光！王琦瑶的前半

生可谓在繁花似锦的簇拥中享尽旧上海奢华迤逦的风情，可是随着李主任的逝世，王琦瑶不

得不与昔日的风华告别，尝尽繁花落尽后的苍凉。然而，王琦瑶没有倒下，她几乎连怨言也

没多半句，洗尽了铅华，重新回到她曾一心想要走出的弄堂，开始靠为别人打针自谋生路。

昔日的光环虽然不再，可王琦瑶的日子依然过得精致讲究，有声有色，这种淡定的背后是脉

脉如水的坚韧。此后，面对爱人的软弱，王琦瑶独自生下了女儿，并在流言的琐碎与生活的

压力中将女儿抚养成人。的确，面对人生，王琦瑶总是温婉得逆来顺受，可她却从生活的种

种磨难走了过来，走的还是一条比普通女人更为艰难的路，不能不说这背后需要莫大的勇气

与韧性。   
  王琦瑶一生坎坷，不断的碰壁，又不断的追寻，她那随遇而安中的一点坚持，柔弱顺从

中的一点强硬，正是上海女性的代表，也是这座城市在风雨飘摇中仍然屹立不倒的精神之所

在。  
  《长恨歌》将上海的“精魂分给上海的弄堂、流言、闺阁，又从这些东西里提炼出一个

完整的魂，上海沧桑的背负者——王琦瑶”[12]，王琦瑶的成长就是上海人在特定的阶层特

定的历史时期中做出选择的过程，她站在市民阶层的立场选择了城市，选择了时尚，选择了

务实。王安忆通过对王琦瑶精神特征的描绘，对城市人物的悲欢得失的书写，展现了一座城

市的精神变迁，构建了这座城市独有的日常景观。 


